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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與黑豹的邂逅
在亞洲熱帶地區的某一個靠山的偏僻小村落，村落名叫札哈，札哈是個屬於狩獵的村落，在這村落中，男人是以狩獵技巧來區分地位。而這小小的村落裡，有一名叫做麻蕭的小男孩，麻蕭有著烏黑的短髮，以及古銅色的皮膚，懂的事物也比同年齡的孩子還要多一些。

麻蕭天生擁有能和動物溝通的能力，但父母卻在他小時候某次的意外中身亡，所以村中的人們格外照顧聰明的麻蕭。
這天，村中的狩獵高手閱文和烏凡要出去打獵碰碰運氣，麻蕭十分好奇的想跟他們一起出外狩獵，在長輩們擦拭獵槍時，坐在乾草上的麻蕭一個探頭對著烏凡說：「可以帶我一起去狩獵嗎？」
一同坐在乾草上叼著牙籤的閱文搖搖頭，表示不同意的說道：「不行，你還那麼小，叢林是很危險的。」
「聽閱文的吧，你還太小，還是你想到那兒替我們趕鳥去？」烏凡擦拭著獵槍，半開玩笑似的說著。
「不要開玩笑了，麻蕭，聽我的，就算你會和動物說話，牠們可不見得會放了你這美味的食物。」閱文叼著牙籤，正經的勸說著，目的當然是想讓麻蕭死了這條好奇的心。
「不！閱文哥哥，烏凡哥哥，我也想要當一名厲害的獵人啊！」麻蕭猛然從乾草堆站起，意志堅定的說道。 
「閱文，看來啊，是不可能讓麻蕭這小鬼死心囉！就帶他去吧。」烏凡笑著，說完後還輕輕的拍了一下小麻蕭的頭。
「烏凡哥哥！謝謝你！」麻蕭高興的叫著，喜悅使他不禁高興得手足舞蹈。
彎曲的小徑，奇形怪狀的植物，以及從沒見過的生物，這就是麻蕭現在所處的熱帶叢林。
「看！這是捕獸器，不管是任何動物，就算是百獸之王的老虎，被這夾到也是死路一條。」烏凡露出一口白皙的牙齒，以得意的笑容從他的麻袋裡拿出一個圓狀的奇怪東西，麻蕭仔細一看，上面還有一排鐵造的尖銳牙齒。

烏凡小心翼翼的將捕獸器放置在一個自己之前挖出的隱密小坑洞中，上面先鋪放一些薄薄的樹枝和葉子，然後在捕獸器的頂端放上一塊頂級的肉雞當作誘餌，烏凡對著麻蕭自信的笑了笑，便開始準備其他的捕獸器具，並請閱文和麻蕭一起盯著放置捕獸器的地方，看看有什麼動靜。
「窣窣！」從約三四公尺的橡樹上閃過了一道黑色的身影，一顆黑色小小的頭顱從枯葉堆中抬起，警戒的抖動著若有似無的觸鬚，頭上的小耳朵像扇子般規律的煽動著，尾巴也平俯在地面，看來這是隻瘦到如同皮包骨的母豹，母豹虛弱的走著，似乎任何一陣微風都可以將牠吹走，從沒看過這種動物的麻蕭不禁驚呼。
「怪了，這隻母豹是怎麼了？怎麼會早上出來狩獵呢？」烏凡有些疑惑的想著，但這對他來說也是個絕佳的賺錢機會，豹神出鬼沒，要遇到這種早上出沒的豹，根本就是難上加難，光看黑豹那身烏黑光滑的毛皮，可是許多人連在夢中都想得到的呢！看來這次老天可給他烏凡了一個大好機會了！
「閱文，看來我們這次是走運了呢！這是隻剛分娩沒多久的母豹。」烏凡用他的長筒獵槍細細的瞄準正在遲疑的母豹，右眼微瞇，手慢慢加重力道………。
飢腸轆轆又加上虛弱的母豹正在遲疑怎麼天下會有白得一餐的道理，因此在原地打轉著。

「趁著這隻笨豹正疑慮的來回走動時，一定不知道暗中還有另一道更險惡的陷阱，麻蕭，打獵是要用點小技巧的。」烏凡邊瞄準，邊告訴麻蕭。
「碰！」麻蕭聞見濃重的煙硝味從烏凡的長筒槍中擴散到整個叢林，被流彈射到咽喉的母豹，睜著大大的豹眼，一絲絲的聲音從牠的喉嚨咕嚕咕嚕的傳出「嗚－嗚－！快躲起來啊，寶貝們，快跑，不要讓壞心的獵人抓著你們了！」母豹掙扎著、扭動著，想從血泊中起身，牠雖然願意用自己的一條生命，去換取寶貝們的性命，但是牠的寶貝不一定活得下去啊！母豹撇了一眼呆立在那兒的麻蕭、烏凡以及閱文，艱難的走了幾步，便不支倒地了，但是在倒地前，眼睛還不忘直視牠的洞窩，還不忘掛念自己的寶貝。
閱文第一個向早已斷氣的母豹走去，烏凡放下獵槍和害怕的麻蕭一同跟上前去。
「死了……」閱文摸著母豹的喉管，冷靜的說著。

麻蕭不道一語，只是自己一個人靜靜的向母豹眼神飄向的地方走去，他聽到牠急切的呼喚，他聽到牠的無助的悲鳴。

麻蕭撥開前方的大片扇葉，一隻眼睛瞇成一條直線的小黑豹在草叢中蠕動著，這是隻雌的小黑豹，麻蕭小心翼翼的將未睜眼的小黑豹捧在懷中呵護著。
「麻蕭，這可是大功一次呢！你居然找的到那母豹藏起來的小豹，看來這下發了！」烏凡克制不了的大叫，這上等的機會居然一連來兩個！烏凡算了算這兩隻豹的價錢，就足夠他吃喝玩樂不知多少年！
「麻蕭，將那隻小黑豹給我們吧………」烏凡伸出手，想接過麻蕭手中的黑豹，沒想到麻蕭手一個拐彎，表示不大同意。

「烏凡哥哥，閱文哥哥，你們都有那隻母豹了，這隻是我找到的，可不可以讓我留下牠呢？」麻蕭親柔的抱著嬰兒般的小黑豹，以深切的眼神望了牠一眼，再以請求的眼神望了烏凡以及閱文一眼，眼神明顯透露出決心以及誰也無法從他這搶走這隻小黑豹的意思。

「烏凡，這隻是麻蕭發現的，就給他吧，你瞧他的眼神多麼堅定。」閱文拾起母豹的屍體，拍拍烏凡的肩，沒有任何一絲惋惜的說道。

「不，母豹一隻都會生到二至四胎，這樣至少還有一隻！」烏凡用手勾了勾小豹的形狀，得意的笑著，看來他還沒有放棄最後的賺錢希望。
「你還不放棄？」閱文有些傷腦筋的搖搖頭，看來是不陪烏凡找到他心中的那隻小豹，看看天色已經快要到黃昏了，不再趕快找到的話，烏凡今天大概就算死拖活拖也帶不回村子去了。
烏凡和閱文沿著小黑豹的腳印細細往回追尋，總算追尋到了一個狹窄烏黑的小洞。
「在……在這洞口。」烏凡開心得像找到一批寶藏般，突如其來的發現使他有些口齒不清。

烏凡領先進入陰暗潮濕的洞口，而麻蕭等人尾隨在後，在幾乎看不見的一個牆角，有一個小小的身影，麻蕭懷裡的黑豹奇怪的「嗚嗚」叫著，閱文上前一看，是隻還沒睜眼的小花豹，小花豹虛弱的小嘴張合、張合、再張合，烏凡和閱文對看一眼，這不是什麼好現象！這是在垂死掙扎。

「先帶牠一起回村再說吧。」閱文小心的抱起命在旦夕的小花豹，烏凡則在後替他拿著打獵器具。
不幸，小花豹卻在閱文、烏凡與麻蕭回村前就夭折了，閱文最後並沒有剝走牠的皮，反而替牠造了一個小墳墓，閱文只替那隻不幸的小花豹感到惋惜。
回到村子後，麻蕭每天都抱著還未睜眼的小黑豹，麻蕭聽得懂小黑豹的需求，在小黑豹「咿呀咿呀」的叫著時，麻蕭就會拿著裝有羊奶的小奶瓶給小黑豹吸吮著，在小黑豹感到無聊的時候，麻蕭會將小黑豹放到地上讓牠自己爬著，走著，直到精疲力盡，黑豹才會又「咿呀咿呀」的呼喚麻蕭。
「小黑豹，成天叫你小黑豹真是太沒意思了，就叫你……」麻蕭一時想不出什麼名字來，小黑豹依偎在麻蕭的懷中，雖然眼睛仍是瞇著的，所以只能靠嗅覺來辨別麻蕭的存在。
一個月之後，小黑豹終於睜開眼睛了，麻蕭看到黑豹的眼睛，不禁被震攝住，那種翡翠色的眼珠，看起來像是隨時都會流出湖水般的美麗與清澈……。
看著小黑豹的明亮的雙眼，麻蕭想到了，麻蕭將小黑豹抱到雙腳上，興奮的說著：「我想到你的名字了！就叫珀翠吧！」
麻蕭高興的一次又一次的唸著黑豹的名字說道：「珀翠，這就是你的新名字了！珀翠！」黑豹聽到自己的新名字後，高興的跳到麻蕭的頭上，還使麻蕭差一點重心不穩，跌個四腳朝天。
麻蕭常常替珀翠舒整背上的毛髮，如果珀翠很高興，牠會回舔著麻蕭的臉頰，逗得麻蕭哈哈大笑。他們的相處十分愜意。直到有一天，黑豹珀翠突然消失在麻蕭家，雖然家中的腳印都已經被踩亂了，緊張的麻蕭跟著腳印走，只看到腳印筆直的延伸到村外的一棵松樹上，麻蕭理解了，他從來就沒有阻止珀翠回去大自然的理由，畢竟這天遲早會來，只是麻蕭沒想到會那麼快，才六個月而已，這是麻蕭第一次感覺六個月的光陰是如此的迅速，小麻蕭站在村子門口大約呆望了一小時才失望的離開，但麻蕭走時，卻沒發現榕樹上那對緊盯著麻蕭的翡翠雙眼。

第2章 神秘的森林夥伴
幾年的時光，麻蕭已經從小孩長大到17歲的青年了，麻蕭在村子裡常常幫助許多村民，而且也待人和善，再加上他擁有可以和動物溝通的能力，做事又十分有條理，所以村民都十分喜愛麻蕭。

麻蕭每次獵捕到許多獵物時，從不會起貪念只想據為己有，總是會分給村民們，在這種種原因下，村民推舉麻蕭為酋長，麻蕭一開始也不大好意思接受這個位置，但是因為村民的盛情難卻，也不好意思再拒絕，只好擔任了酋長的位置。札哈部落在麻蕭的帶領下，生活比以前好了很多。而麻蕭不論是早上出去，還是夜晚出外，都可以獵到一定份量的食物，這神秘的一點令村中的一些獵人十分好奇。
有一次村中召開定期的集會時，剛當上酋長的麻蕭向大家表示：「我覺得每次打獵時，我們只要取我們可以吃的份量就好了，要讓大自然可以孕育出動物，還必須靠我們人類不要趕盡殺絕的努力，這樣對我們、對叢林裡的動物都好！」
其中一名獵人─久物不服氣，他認為肉太多可以儲存起來避免天災，便質問麻蕭：「我們只是為了無法預期而覺得擔憂的未來儲存糧食，這有什麼不對嗎？」這番話又使大家對麻蕭的支持有了些動搖。

「動物們會告訴我們的，我一定會替你們每一位準備足夠的食物！」麻蕭看著久物，不悅的說著。

「聽動物？可笑！我可不知道那是不是你自編的！」久物又以不屑的神情說著，麻蕭不禁憤怒的握起拳頭來。

「不然來比試，看誰在中午以前能夠獵到肉質最好的動物。」麻蕭毫不留情的下了一道挑戰書。

「那如果你輸的話呢？」久物自信滿滿的笑著。
「輸的話我就將這酋長的位置讓給你，但相反的，如果我贏了，你就要滾離這個村莊！」麻蕭冷冷的說道。
「好啊，那麼現在就開始！」

閱文跟著麻蕭的身後走向叢林，卻看到麻蕭在走出村落時，身旁有個矯健的黑影以迅速的速度跳動著。

「麻蕭！」閱文突如其來的叫聲使麻蕭愣了一下。
「閱文哥哥？」麻蕭疑惑的問道，不知為何閱文要在此時叫住自己。
「讓我跟你一起同去吧。」閱文懇求的說著。

「不行，閱文哥哥，這是屬於我的比賽……」麻蕭靜靜的說著。

「我不會和你一同打獵。」閱文乾脆丟下打獵器具。

「我只是去看看情況而已。」閱文對著麻蕭笑著。

「好吧。」麻蕭答應，村中的人便目送著麻蕭、閱文以及久物各自離開村落。
望著面前的野豬群，麻蕭挑了一隻看起來最為肥嫩的野豬，拿起獵槍，自顧自的說著：「就是他了……。」閱文在一旁不語，只是觀察著麻蕭的動靜。
「珀翠，要走了喔！」麻蕭輕輕一聲呼喚，一道黑色的身影馬上從離麻蕭他們最近的樹上跳落下來。
「這不是……那隻小黑豹？」閱文感到驚訝，沒想到當年那隻黑豹，已經長到如此的大了。

原來麻蕭這幾年都和珀翠在森林中有著互動，而非只是各過各的生活。

麻蕭用獵槍精準的打到野豬的喉管，野豬只感到喉管一陣腥熱，感受到陰沉的死神早已拿著大把鐮刀光臨，站在生與死之間的野豬大發雷霆，豬鼻留著熱熱的鮮血，面目猙獰的朝麻蕭和閱文不顧一切的衝來……。
「珀翠，現在就是時候了！」麻蕭叫著，珀翠馬上從遮蔽自己身影的草叢堆，撲上前去精準的咬住野豬的喉管，野豬掙扎著扭頭，珀翠馬上再度將野豬的頭轉過來繼續對野豬的喉管進行撕咬，整個身體撲在野豬身上，野豬想用獠牙將珀翠捅得一坑一坑的，但是珀翠機靈的一跳，利用野豬龐大的身軀當作跳板，彈跳到地面安全著地，而珀翠著地而引起的沙塵，毫不留情的將野豬的眼睛弄得流出鮮血。
「看來這隻野豬的眼睛是瞎定了。」閱文坐在離麻蕭不遠處的一塊大石上，津津有味的看著麻蕭的成長。
「看你往哪跑……！」麻蕭再度填充彈藥，在掙扎的野豬脖頸上補了最後一槍，野豬的眼睛慢慢的失色，直到已經成了暗淡的灰色眼神，麻蕭自己一人將野豬拎起，又望向前方不遠處的梅花鹿群，麻蕭先用槍將一隻公鹿的腳射傷，使其無法奔馳，再示意黑豹珀翠上前去噬咬。
珀翠的頭一扭轉，那隻可憐的公鹿咽喉馬上被撕裂成兩半。
「那隻就給你吧！」麻蕭用沒有提著野豬的手，慈愛的摸摸滿身血腥味的珀翠，以示嘉賞。
「回村去了吧！」麻蕭轉身對閱文說著，珀翠靜靜的拖著死公鹿和麻蕭他們一起到村子門口。

「珀翠，就送到這兒吧！」麻蕭來回撫摸著珀翠的頭，依依不捨的再望了珀翠一眼。
珀翠點點頭，便拖著公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將獵物拖回樹梢，麻蕭有些難過的望了望森林。
「你確定這樣好嗎？麻蕭？」閱文看到如此消沉的麻蕭，關心的問著

「是的，珀翠牠…是屬於叢林的！」麻蕭幽幽的道出這句話，使閱文也沒什麼好說的，心裡暗暗覺得他們的友情真可貴。

最後，自信滿滿的久物只獵回一隻小鹿，而麻蕭卻獵回了一隻野山豬，村子的人認為打獵的成績可以代表一個人的勇氣與能力，看到麻蕭的獵物比久物大的多，而捕獵野山豬的難度也比小鹿高出許多，村民們更加倍聽信麻蕭的話了，久物發現自己的失敗，好垂頭喪氣的離開札哈布落。
第三章  貪婪的毛皮商人
這幾天，寧靜的札哈部落起了一些微微的變化。有三個從他村來到札哈的毛皮商人，分別叫做席溫、略加以及見進，他們三個長得倒是相貌翩翩，總是綁著小麻辮，穿著狩獵用的麻布裝，身上卻有一股濃重的血腥味令麻蕭作嘔，他們三位常說想要看看酋長狩獵的模樣，麻蕭沒辦法，只好在野豬即將吃完之際，帶著三名商人一起出外狩獵，商人們一見珀翠的活躍表現，以及麻蕭和珀翠間的信賴感，便十分想討好麻蕭，以帶走珀翠，珀翠烏黑滑潤的毛皮，在他們眼裡看起來可是不知道多少錢呢！
「來，酋長，這是我們身上帶的小麥酒，還請你不吝品嚐看看。」略加拿出自己私藏已久的小麥酒，打算獻給麻蕭好當巴結的禮物。
「不了，我很少喝酒。」麻蕭客氣的婉拒，使略加氣得直跺腳。

但席溫和見進就聰明多了，他們紛紛拿出許多有用的狩獵器材，說是當做帶他們增長見識的謝禮，使得麻蕭因為感到不好意思而收下。
有一天，席溫、略加及見進他們吞吞吐吐的表示想向麻蕭詢問一件事情，麻蕭不以為意，還請他們有什麼需要儘管直說，但麻蕭卻在席溫說了第一句話後而鐵青了臉。

「我們三人的打算是…希望能向您買下那隻黑豹。」席溫結巴的說著，麻蕭怒氣升上極點，沒想到之前他們的善意幫助都只是有目的的討好。

「不行！珀翠是我的夥伴，我是不會讓你們把牠帶走的！」麻蕭生氣的走進屋內，將他們三人之前送給麻蕭的東西一樣不差的全數退還給他們。
「唔…！」見進看見似乎沒有商量的餘地，只好和席溫、略加拿著這些無法達成巴結目的的物品，忿忿的離開扎哈部落。
但他們三人其實並沒有遠離村子，只是在離村子稍遠的一個地方建起了一個小寨子，三人天天商量如何將黑豹珀翠弄到手。
「麻蕭那小夥子沒想到意志那麼堅強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。」略加不高興的一邊啃著肉骨，一邊抱怨著。
「他似乎處處都十分為札哈部落的村民著想。」比較善於察言觀色的見進，嘲諷的說著。

「沒錯！這就對了！」席溫似乎想到了什麼殘酷的點子，一面用手在空氣中比劃，一面告訴其他兩位商人該如何做。

「席溫，沒想到你會想到如此極端的方法！」見進以駭人的臉孔笑著，而略加則是大口的啃下一塊熟肉。
「這袋重重的金幣可就是這次計畫的關鍵呢！」席溫拿起金幣袋，金幣因相互摩擦而發出悅耳的「鏘鏘」聲，而這聲音在他們三人的耳裡，毫無疑問的是慶祝勝利的伴奏聲。
第四章   無奈的背叛
這天，麻蕭帶著一些村中的獵人們出外狩獵，當他們正帶著獵物回到部落時，一名手軸.和腳踝都帶有擦傷的藍眼少女─雀彌正倒在村落門口的不遠處，而她也是麻蕭小時候深深喜愛的對象，麻蕭趕緊叫夥伴們替雀彌擦藥，雀彌稍稍清醒後，以痛苦的神情以及顫抖的雙唇緩緩道出在麻蕭他們離開時，所發生的慘劇。
「麻蕭，這是我在村莊門口撿到的信件，似乎是草率綁著的，你看！上面還有那天那三個貪婪商人的裝飾品。」雀彌以還沒受傷的另一隻手臂指著信封上的小吊飾，忿忿的說著。

「的確！」看到這裡，麻蕭不禁挑眉，這些可惡的商人難道又是衝著珀翠而來？
「唸給我們聽吧，麻蕭！」雀彌以眼神催促麻蕭趕緊打開信件，麻蕭打開信後，以慘白的臉色將信中的一字一句唸出來：
敬愛的札哈酋長： 
我們三人商量好後，決定以您那隻美麗的黑豹為抵押品，好贖回您的最重要的部落同伴。

地點是在這村落西南方的一座小寨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席溫、略加及見進 啟
「麻蕭，不要去！這一定是個圈套，他們只是想要你的黑豹，不一定會把大夥兒放回來的。」雀彌一眼就看破商人們的奸計，但即使如此也沒辦法，麻蕭為了村民，似乎得選擇將珀翠讓給那貪婪的商人，一想到這裡麻蕭不禁怒火中燒。
「不過，總不能任由我們的夥伴受到他們的傷害吧！」麻蕭痛苦的說著，他不想要和珀翠分開，在一旁的雀彌也急得趕緊想想看有什麼方法。
「麻蕭，我們該怎麼辦？」雀彌擔憂的說著。
「不用說了！我去叢林……。」麻蕭失魂落魄的說著，彷彿世界中只剩下自己一人，說完便自己一個人走出了村落。
「麻蕭，你這樣的犧牲真是太大了！」雀彌不知為什麼總覺得整件事情透露著許多疑點，而一心擔憂著村民的麻蕭卻沒發覺。
「珀翠！」麻蕭拿著繩圈輕輕的在叢林中呼喚著珀翠，此時已夜半時分。
「啪唦！」一顆小小的黑色頭顱首先從麻蕭正上方的枝葉中冒出來，之後才靈巧的跳下來，珀翠似乎對麻蕭突然的來訪感到高興，熱情的用頭顱摩擦著麻蕭的雙腿，還不時發出「嗚嗚」親暱的吼叫聲。
麻蕭無奈的對珀翠示意，叫牠跟著自己走，珀翠就直接跟在麻蕭的身後，沒有絲毫的疑惑，只是覺得奇怪，為何今天的麻蕭似乎步伐越走越沉重，還時常走走停停的，珀翠豎直自己的雙耳抖動著，像是聆聽叢林中的異樣聲音，珀翠以低沉而帶有警告的聲音「吼嗚……」一聲怒喝，在麻蕭前方的一隻貓頭鷹便「嘎嘎！」的飛出樹叢，逃離到另一個牠所認為安全的棲息地。
寨子裡，設營火歡慶；寨子外，卻顯得格外冷清，麻蕭帶著珀翠走到寨子前，便停下腳步不再挪動，只是靜靜的把繩圈以最不會弄痛珀翠的方式套到牠的脖頸上，麻蕭突然抱住珀翠痛哭起來。他不知道，他以後是否還能見到牠；他不知道，珀翠接下來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，他什麼都不知道，現在無助的自己，除了用眼神做個最後的告別，什麼都辦不到。他難過，卻不能阻止，他嘶吼，也不會打破現在的局面，珀翠要被帶走的局面。
麻蕭靜靜的將珀翠帶到席溫的身邊，珀翠看到席溫那不帶善意的眼神，不安的咆嘯起來，珀翠惡狠狠的盯著席溫，就像在看仇敵般的憎恨，或許是因為他身上的血腥味令珀翠產生了莫名的敵意。
略加走進帳蓬，一群嘴巴被布條封住還在掙扎扭動的札哈村民映入麻蕭眼簾，麻蕭悲哀的一笑，只感到心如刀割般的難過，他再度看了看珀翠，卻馬上又偏過頭去，為的是不讓珀翠看到自己這狼狽的表情。
珀翠就這樣落入了毛皮商人的手中。

雀彌看見麻蕭和村民回來，顯得十分開心，但眼前看到的麻蕭像是靈魂被抽走的軀殼般，幾乎都默默不語，現在在麻蕭腦海裡，還依稀記得珀翠被席溫強制牽走時那責問他的眼神，那冷冷的眼神，使珀翠和他的心好像相隔了幾千里般的遙遠。
第五章   真相大白
之後，麻蕭常常獨自呆坐在家中，或者在部落門口徘徊，不管什麼事情，麻蕭都無心理會，明明才兩天，對麻蕭來說，卻猶如過兩世紀之久。雀彌和閱文也十分擔心麻蕭的狀況，昨天麻蕭才正要踏出部落大門，腳卻又機械似的收回，只是呆愣的望著前方，似乎是想聆聽叢林裡傳出的聲音。
今天早上麻蕭又在部落門口徘徊，而眼睛所飄去的方向始終是西南方，是那座寨子的方向。
麻蕭擔心那些商人會將珀翠剝了皮賣掉，又煩惱他們有沒有給珀翠餵食，一大堆的煩惱以及擔心在同一時刻都堆積在麻蕭的心裡，壓得麻蕭喘不過氣。
「吼─嗚─」一陣響亮的吼叫聲響徹山間，是的，這是珀翠的叫聲，一瞬間，麻蕭的焦急與擔憂爆發了，他無法再忍受這樣的折磨，他現在必須去帶珀翠回來；沒錯，他現在必須去保護珀翠的安全，激動的麻蕭正想趕緊跑向叢林，卻被那天被挾持的村民們阻止了。
「那或許只是黑豹在向你道聲再見。」一名村民緊張的說著，一顆顆豆大的汗珠從他的臉頰上滾落下來。

「是啊！」另一名村民急忙附和道。

「你們不要阻擋麻蕭，我相信珀翠是在呼喚麻蕭！」雀彌和閱文將阻擋麻蕭的居民一一推開，直直的說道。
「你們為什麼緊張得不斷流汗？」雀彌質問著看起來著急不安的村民，村民緊張的一後退，沒想到幾塊金幣從他的褲袋間掉落，發出悅耳的聲音。「這是！？」閱文拾起閃閃發光的金幣，望著扭捏的村民不高興問著。

「這是…這是…！」那位村民頓時啞口無言，就在這時，有幾名良心不安的村民把身上的金幣拿出來，並告訴麻蕭那三名商人如何拿金錢誘惑他們，以及自己決定與他們聯合起來欺騙麻蕭的抱歉。
「是嗎？你們就要可憐的珀翠作為你們貪婪的陪葬品？」麻蕭生氣的說道，村民只能一再的向麻蕭道歉，麻蕭望了雀彌和閱文一眼，那是懷滿感激的一眼。
「我們…！」村民慚愧的說不出話來，麻蕭只是冷冷的撇了他們一眼。
「那些商人的目的不是很清楚？他們想要珀翠那柔軟的毛皮，甚至是牠的命！你們知道我身為酋長的責任，也知道珀翠對我的重要性，卻又為什麼要騙我？」麻蕭忿忿的問著，感到悔恨的村民們一時間也無法再多說些什麼。
「你們把那些金幣交給麻蕭吧！」雀彌無奈的說著，雀彌拿出了一條棉布，將村民接受賄絡的金幣通通放進去包起來。

麻蕭失望的望了村民一眼，便消失在夜晚的叢林中。

 麻蕭感到深深的悔恨，自己差點毀了珀翠的性命，自己不該就這麼愚笨的將珀翠送上門，也不該一昧的相信別人，沒聽聽身旁人的意見，麻蕭更對那些卑劣的商人感到憤怒，怎麼可以為了利益，做出這般小人的行徑？他決定在救出珀翠之後，要和牠到一個沒有人類的地方，至少對牠算安全的地方和珀翠一起生活。
麻蕭拿起獵槍，趕往珀翠被囚禁的方向跑去，留下雀彌和閱文等人在部落門口看著他離去的背影，雀彌笑著，聰穎的她似乎已經料到麻蕭的想法，只是不願意告訴大家，大家即將失去麻蕭。
叢林的西南方，在毛皮商人居住的寨子裡，略加、席溫和見進正在享受著勝利的喜悅。
「這隻黑豹真是夠吵的！如果我真的有剝皮的經驗，我早就剝了牠的皮！」略加粗魯的用繩子扯著虛弱卻又仍然不肯馴服的珀翠，抱怨的說道。

「嘻嘻，想到再過個幾天就有大筆鈔票進口袋了，我就不禁興奮起來！」見進想著自己的發財夢，飛也似的笑著。

「是嗎，我看還是要先小心這隻黑豹和聰明的麻蕭，以免功虧一簣。」席溫警戒的說著。

當三位商人都入睡時，麻蕭躡手躡腳的從他們對面不遠處的樹叢鑽出來，麻蕭輕鬆的就將珀翠頸上的繩圈給解開了，珀翠馬上撲到麻蕭的身上撒嬌著，麻蕭比個手勢示意要珀翠安靜，麻蕭撫摸珀翠柔軟的頭顱，靜靜的將珀翠帶離那個令他感到可怕的地方， 
「這些骯髒的錢財，就還給那些令人作嘔的商人吧！」麻蕭從身上取出了棉布，將那些金幣「鏘啷鏘啷」的倒出來，扔在已經醉得不醒人事的商人身旁。
第六章   消失的黑豹與少年

 麻蕭帶著珀翠來到札哈部落的外圍，麻蕭有點難過的輕輕說道：「我們不能繼續待在這個村落，我十分的對不起他們，我身為酋長，居然必須選擇捨棄我的夥伴們，但是……。」麻蕭望了珀翠一眼。
「為了珀翠的安全，我必須這麼做！」麻蕭拿起刀子，割斷他一小撮的黑髮，再將那黑髮無聲無息的放到村莊的門口，代表他最後的道別。
雖然札哈部落有著他快樂的回憶，雖然他身為這個部落的酋長，雖然那些村民只是一時的被眼前的利益所誘惑，但是再怎麼樣的無法保證，珀翠──一隻如此特別的豹，那少見的黑色皮毛，不會再受到人們貪婪的覬覦。他要保護珀翠，直到牠死的那一天，與人們的接觸，可能只會帶來無法預知的危險。
「走吧！再次一起見到這村子時，不知道是多久後的事了。」麻蕭依依不捨的望了部落最後一眼，便轉身和珀翠一同走向叢林的最深處，直到黑夜逐漸蒙蓋他們的身影。

爾後，常常有些迷途在叢林中的旅人們，會看見形影不離的黑髮少年與黑豹，他們紛紛討論著關於他們的神秘事蹟。而過去那一位神秘消失的偉大酋長，早已成為人們用來警悌貪婪者的守護神，也是札哈部落所堅信不疑的傳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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